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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 廖世承 ---
(四)票尾傳奇

  一九六0年春，時值印尼排華高潮，社會動盪不安，物價高漲，經濟條例遍佈羅網，商人動輒得咎，大家都不敢放手做買賣，人心苦悶，空虛不安。此時一種類似「花會」賭博的「彩票尾」這玩意見，便應運而生了。

  所謂「彩票尾」亦稱票尾，是指印尼政府每月發行的大彩票頭彩號碼末尾的兩個數字，由00號到99號止，共一百個號碼，其玩法是做彩票尾的襲即(莊家)招攬打票尾的（即賭客）簽注，挑選號碼，該號碼如與當月政府開出的大彩票頭獎號碼末尾兩數相同者，賭客即中彩

了，賠率是一賠一百，但莊家須扣去15%佣金，中彩者實得5%，例如買十盾的票尾，中彩時實得彩金八百五十盾。
  賭票尾吸引人的地方是：一、票尾總共只有一百碼，比之大彩票之幾十萬個號碼中獎的機率高，運氣好時，一夕可以致富。二、做票尾的莊家星羅棋布，簽注容易，且下注大小任君選擇。三、票尾同一號碼可以買好多張，尤其是熱門號碼更是可以加注，孤注一擲，可以大做連本帶利撈回來的美夢。四、票尾讓人真正發洩了內心深處﹁貪﹂、﹁賭﹂的本性。

  票尾一經開始，便迅速蔓延，像星星之火，很快的便燒到每一個角落：上中下層人士，男女老幼，各個民族都趨之若屋?五鶩，當然以華人佔大多數，下注的彩金也比較大，很多人把它當作-種職業，靠它生活。也有不少工廠、商店的職工，或學校教師都兼做票尾生意，籍

圖額外的收入。

  正如玩「花會」一樣，沈迷彩票尾的人難免走火入魔：異想天開。他們抱著虔誠的心，到處求神問卜，一時之間，神庵寺廟大行其道，荒墳野鬼連帶沾光，「落同」、「問米婆」之流十分吃香，他們多殺壇求乩，請神明顯示「真字」，藉以猜中當月票尾號碼。有時得到的是符號，有時是字句，有時是詩詞，有時是阿拉伯數字，自求卜者自己去參透箇中玄機，再決定下注號碼。

  賭博畢竟屬於邪道，問袖求乩往往也有靈驗獲中的，一經市井宣揚、加油添醋，使得賭客更是如醉如痴，沈迷不悟。打票尾者僥倖致富的時有所聞，但為之身敗名裂、傾家蕩產，甚至犧牲性命者，則更是不知凡幾了。

  三寶壟華商楊某，原在該埠開設蛋糕廠，生活無虞，在票尾盛行後，認為做票尾生意大有好處，便地做起莊家來，而且邊做邊賭，儼然成為當地一大頭目。

  開始時頗有進帳，膽子也愈來愈大，某次賭的熱了，竟無限制的以數倍價錢賣出所謂的﹁熱門﹂號碼，來者不拒，注色也大。到了月尾，果真開出了該熱門號碼「74」號，頓時賠出數億盾，一夜之間，變成了窮光蛋。
  楠傍僑生劉其，高中畢業後在正義華校擔任教職，一九五八年印尼政府封閉僑校後，轉往某餐館擔任帳房工作。某日遙聞進餐客人正在討論推敲票尾「真字」，依稀中似有﹁學不足﹂等語，一時福至心靈，會意「六十六，學不足」這句諺語，乃大舉找莊家買進票尾字號，是月開彩，票尾號碼正是主，乃一夕致富。

  在印尼某地，一天早晨，天色微曦，某華婦張嫂挑著食品擔子趕去市集兜售，行至半途，遇一全身黑衣婦人，對她說:「阿姐，這個月票尾將開出某號，你買了一定會中，但中彩後你需將丈夫讓給我。」言畢飄然而去。張嫂回家後想起此言，猶豫再三，最後仍罄其所有買了此號的票尾。

  時光飛逝：月底瞬即來臨，人彩票開彩結果，張嫂買的票尾果然中了，領得彩金幾十萬盾，舉家歡騰。誰料過了兩週，牠的丈夫忽然無疾而終。某晚張嫂見到丈夫對她說:「不幸與家人永訣，傷痛何如，緣因你先前答應人家，我只得跟他去了，所幸有中票尾的錢，今後你不愁沒有資本經營了。」張嫂一陣呼號，醒來原是一夢，後悔莫及。

(五)甲必丹劫美果報

  民國二十三年，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，才華蓋世，因有寡人之疾，不惜以方面之尊，把部下某科長的太太，誘貯金屋，並以一筆龐大金額，硬買那位科長毀家出走上海，那位科長不甘，潛返武漢，在江關碼頭埋伏，俟楊主席出遊回經該處，躍出射殺，此事曾轟動全

國。

  在南洋，也發生過類以的事件：當一九四三年時，蘇門答臘北部近海口有一商埠名日冶吵．和馬來西亞檳榔嶼正對面．僅隔一馬六甲海峽，係亞齊土產及貨物出人口岸，商業繁盛。華人甲必丹鍾某，廣東豐順人，年已不惑，妻兒繞膝，仍貪色好淫，生活豪奢。有一位潮州人某甲，攜眷來冷沙業小販，妻有殊色，到埠不久，偶住甲必丹公署辦理證件，鍾某驟見，驚為天人，極欲染指，乃多方設計，託手下慫某甲許其妻至鍾府做工，在金錢權勢誘惑威脅

下，甲妻遂入鍾某懷抱，甚至公然據為己有，某甲望朱門而痛忿，徒呼負負。

荷印時代的甲必丹對華人操大權，福人禍人可任意為之。鍾某奪甲妻後，遂羅織某種罪名，將甲驅逐出境，社會人士無人敢言其事。

  某甲流落星洲，然年少有志，念不報此仇何以為人，其鄉人亦為甲抱不平，暗中予以協助。半年後，甲變更姓名潛入荷印，輾轉重至冷沙，鍾某未悉也，一日出行，某甲突趨前行刺，洞穿甲必丹之胸，數刀斃命，兇手自首，轟動中外社會，法官原其惰，判刑三年，如花似玉的嬌妻，後市轉適他人了。

(六)香車美人

  一九六0年代，椰加達雖然禁娼，但有兩處是可以公開懸牌的，一在加里葛街，約有數十戶，女郎二百餘人：一在八多瑤徑荷勃第二三街亦有二三十戶，約二百餘人，前者是下級貨色，幣值穩定時，春風一度不過五盾、十盾，後者比較高級，全盛時，海員多來光顧，價格則在二三十盾左右。

  椰加達私娼則遍佈全市，據一般估計，約有五千名以上，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在釘基、日浪半影、加里勿端、老巴剎車站、芝寧河岸等處，比較高貴的密窟尚有白種女郎接客，然必須內行人作嚮導，一親芳澤，起碼二百盾。

  最特色的是機動流鶯，他們有臨時雇的三輪專車，集中在沙哇勿舌電車軌道旁人行道上，那裡商店稀少，燈光黯淡，目標不大顯著，遇有警報，可以馬上開溜。行人經過該處，忽覺香風馥郁，此時可看到三輪車上有美人在坐候嘉賓，媚眼亂拋，姿態撩人，有時還會主動向你搭訕，價錢市三四十盾左右，尋芳客一經看中，談妥價目，便可登上專車，載美而去。專車如飛駛入笨格羅丹一帶小巷內，此處有專供客人銷魂的密室，房子大都簡陋，但裡面有軟褥、電燈、淨水等設備，費用的十盾，事畢美人重返原地候客，生意好時，一夜可接待六、七位客人。

  香車美人來自各方，這是臨時的花街，沒有固定的角色，她們有的是單身女郎，也有有夫之婦。他們或迫於生活、或應付債務、或想賺些外快、或想在平靜人生道上找點刺激，林林總總，各有各的動機，也許幾夜過後便洗手不幹，也許十天八天來玩一次，因此每夜都有新人登場，尋芳客也就更加著迷、難以自拔了。

